
一直喜欢读书看报的我，
偶尔也有文章见报，这对于我
来说是最大的快乐。春节在
家一时兴起，对母亲说：“妈，
我写你了，在晚报上发表了。”
母亲弄明白我的意思后，就一
直追问着，你写的我什么呢？
我总是用敷衍的口气说：“等
我有空，带回来读给你听。”嘴
里说着，心里就在想，就是读
给你听了，你能懂吗？

前次回家，私下里偷偷地
把报纸整理了出来，放在包里。
女儿看到了，大咧咧地来了一句：

“你不会是想把样报全带给外婆
看吧，她又不识字。”我很不自
然地撒了一个小谎，说是在整
理样报呢，带给外婆有什么
用，又不是吃的穿的。

到家后，陪母亲串东家走
西家，聊张长说李短，就是不
提读报的事，我怕母亲不懂，
也怕母亲觉得我显摆。眼看
天已黄昏，母亲准备了蔬菜打

发我早回。我知道，母亲是怕
我走晚了受了凉。

咬了咬牙，我还是用漫不
经心的语气淡淡地说：“妈，我
把报纸带回来了，读给你听。”
妈妈连声应着：“好好好。”我

走进了房间，妈妈跟了进来坐
在我旁边。我低着头，小声地
读着，还没读几句，我的泪轻
轻地在眼眶里打着转，我强忍
着不让泪掉下来。这时我也
听到母亲小声地啜泣着，我停

顿了一下。母亲显然是发现
了我的停顿，站起来跑了出
去，并大声说，外面有声音，看
看是哪个来串门了。母亲背
着我擦了擦眼睛，又走了进
来。我接着读下去，我的语速
越来越快，我害怕母亲真的听
懂了我在文章里所表达出来
的感情。母亲背着我流泪，那
定是她习惯了在子女面前坚
强，习惯了给我们撑起一片天
的母亲是不敢在子女面前流
泪的。

小时候，我们在家里做作
业时，母亲得空，会站在旁边
看，如果碰到“人口手大中小”
之类的字，母亲总是把调拉得
长长的，用唱山歌一样的声音

自 豪 地 读 出
来 。 这 是 母
亲 在 参 加 扫
盲 班 时 学 到
的 几 个 字 。
那时，我总会

问 母 亲 小 时 候 为 何 不 读 书
呢？母亲说，你外公死得早，
你外婆又有心脏病，你舅舅是
男孩又要上学，哪有钱让我去
上呀，那时我也总缠着你外婆
要去上学，你外婆说，如果你
自己有办法赚到学费，你就去
上。后来我就起早贪黑，跑很
远 的 路 去 田 里 找 萝 卜 种 子
卖。不过等我赚够了学费，个
子已经很高了，和刚刚入学的
小学生站在一起很是惹眼，我
怕难为情，就回来了……

想到这里，我对自己说，
要常回家为母亲读报，也算是
让她得到一点小小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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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来势凶猛，革命军群龙无
首，各自为战，部分阵地战变为惨烈
巷战。“军民死伤枕藉，计不下三万之
众。其中清军约占万人。”

26 日，革命军丧失外沿铁路、华
洋街、桥口等处。革命军汉口前敌总
指挥张景良通敌被处死。

当天清海军开炮掩护王占元所
部陆军过三道桥，占领造纸厂和刘家
庙，起义军在大智门抵死反攻，在枪
林弹雨中节节突进，夺回刘家庙。冯
国璋、王占元令所部死守三道桥，仅
过了一天，在冯国璋指挥下的清军又
攻占刘家庙，王占元纵兵烧杀抢掠，
极为残忍。

27日，清廷忍痛派袁世凯为钦差
大臣，统领海陆各军。这一天冯国璋
部攻占汉口刘家庙火车站，好像是献
给他主子的一道大餐。

冯国璋来到镇压前线，干得卖力
起劲，清廷看他表现不错，立马予以
大赏，封他为二等男爵。在汉口的第
一军司令部里面，他
奉到电旨，情绪激动
到哽咽！他的一个秘
书回忆当时情形，冯
国璋对身边亲近说：

“想不到我一个穷小
子，现在封了爵啦。
这实在是天恩高厚，
定要出力报效朝廷。”
他边说边流泪，临了
竟然大哭起来。三番
五次要求踏平武昌，
而袁世凯此时另有算
计，让冯国璋问讯袁
克定。几通电报后，
他得知大事不好，袁世凯要走曲线，
冯国璋当时傻了。袁世凯看这局面，
趁势就让他另一忠实走卒段祺瑞接
统第一军，而把冯氏从前线调回。

而在这一天，黄兴也马上就要抵
达武昌。

登坛拜将 黄兴莅汉指挥
原来在武昌起义发动之次日，也

就是10月11日，宋教仁即电邀黄兴尽
早赶赴武汉，共商进行之道。12 日，
湖北军政府电促黄兴、宋教仁、居正
来鄂参赞戎机，并请转电孙中山先生
启程回国，主持大计。

10 月 17 日，黄兴离开香港取海
道北上，赶往武昌前线，来前数日，到
处拍发电报布置安排，筹集款项，并
采购武器、炸药。23 日，从上海启程
赴武昌。当时上海清军已是惊弓之
鸟，查禁很严，口岸搜缉通行极难。
于是由女医生张竹君组成红十字救
伤队，开往武汉服务，黄兴化装混在
其中，黄太太扮做护士，同去者还有
宋教仁、陈果夫、朱家骅、马伯援等。
到九江时，见原清军湖口炮台已树白
旗，于是不惜公开身份。黄兴在船上
向百余同志说，我们已到自己地带！

众人向着岸上欢呼不止。
五天后黄兴抵达武昌，即与黎元

洪会商作战事宜。黎氏孤单怕事，黄
兴到来，不啻一剂强心针，打在他身
上，陡然来劲儿了。他兴致不错，下
令赶做一面专用旗帜，上书：黄兴
到。遣人在城内和阵地边沿四处巡
游，各处则燃放鞭炮以示欢迎。

黎元洪派吴兆麟、杨玺章、蔡幼
香、徐达明四人，作为黄兴的助理随
他前往汉口视察。此时，清军和民军
正在歆生路附近拉起阵势，互相发炮
轰击，但都未曾发起冲锋，而是各据
阵地不进不退。下午回武昌，黄兴被
推为战时总司令，节制所有民军及各
省援军。晚上又渡江到汉口，设立总
司令办公处。

黄兴到来时，军民各方面都较为
欣慰，以为黄公乃长期革命党的领
袖，办法必多。黎都督在阅马厂筑
坛，拜黄为总司令，黄足着草鞋，腰悬
水壶，受任后即趋赴汉阳督战。

黄 兴 办 公 处 设
在满春茶园，随即展
开四昼夜的血战，敌
方 系 冯 国 璋 直 属 部
队。

黄 兴 到 武 昌 第
三天，抽身往都督府
前面的广场，向湖北
陆军第三中学和南京
来的陆军第四中学学
生发表演讲，第四中
学来者有陈果夫、蒋
光鼐等数十人。他讲
话时声如洪钟，态度
自若，当时的听众周

武彝回忆说：“黄兴在讲话回礼时，右
手仅有三个手指，大家均感奇怪。那
时并不知道他在黄花岗起义中打伤
两指，后在香港动手术截掉了。”

起义军这边打得辛苦极了。陈
果夫当时在南京读陆军中学，他和同
学辗转抵达武汉，恰值冯国璋率军攻
击汉口。陈果夫一到汉口，即到起义
军军务部找到部长孙武，申领工作。
孙武以为，汉口眼看就要丢失，汉阳
则必须守住，便要求他们前往汉阳。
学生们血气方刚，表示为赴难而来，
任何危险的地方都可以去。到达汉
阳民军司令部，陈果夫被安排到炮兵
排当士兵。

一天晚上，陈果夫和众士兵搬运
子弹到黑山，回程不停摇动铁道上的
手摇车，精疲力竭，几乎昏倒。

不久，黄兴发现陈果夫只是一名
士兵，将其调入汉阳府军政科，专管
招训新军。陈果夫竭力在民众中宣
传保卫汉阳的重要性，动员群众踊跃
参军作战。宣传效果不错，市民和郊
县农民多有响应，居然编练
成一支近千人的城防营，紧
急训练后，即投入战斗。 12

教室里的劫匪隔着玻璃窗，已
经看到王玉荣和另外一个男人一齐
到了教室门口。他们的到来，给那
位教师增添了胆量，原本惊恐的心情
平静了许多。没等王玉荣敲门，那教
师就要去开门，被劫匪挡在她面前。

劫匪恶狠狠地说：“你真不想活
了？上一边去！”

那位教师刚退到一边，外边的王
玉荣就敲响了教室的门。

劫匪示意刚才的那位老师，让她
去开门。门打开了，王玉荣跨进教室
时，后边张局长也要进来。

劫匪穷凶极恶地嚷着：“只准这
个女的进来。那个男的，谁让你进来
的？你马上出去！要不，我就引爆炸
弹！”他狂妄地叫嚣着：“快把门关
上！”

那位女教师迟疑了一下，才无可
奈何地关上了门。张局长只能站在教
室门外等待着。

“你、你是女公安！”王玉荣一走
进教室，劫匪就吼叫道。

“老弟，你真会开玩笑，我怎么会
是女公安哩？”王玉荣
平静的微笑打消了劫
匪心里不少疑虑。

“你、你不是女
公安，那、那孩子们怎
么没有见过你？老师
们怎么不知道你叫啥
名字？”劫匪追问。

“哈哈，老弟，你
咋净胡想哩。我不是
告诉过你，我是新调
来的园长吗？昨天刚
到任，孩子们怎会见
过，老师咋会知道我
的名字？”王玉荣合理的解释让劫匪
安静了下来。

见劫匪不再说话，王玉荣继续安
慰他：“钱已经从银行取出，老弟你放
心，马上就到。”

王玉荣边说边向孩子们招手。她
手捧药盒，药盒下边就是张局长亲自
递给她的那把五四手枪。

几个胆大孩子跑过来把王玉荣
给围住了。她安慰他们说：“孩子们，
别害怕，都到这边来。”她把孩子们慢
慢地转到她的身后，朝着那个生病的
孩子走去的时候，她完全镇静下来，
扬扬手中的药包，暗暗示意那个女教
师和孩子们尽可能远离劫匪退到教
室的角落去，自己则充分做好了击毙
劫匪的思想准备。

狂躁不安的劫匪又问王玉荣：
“你说钱已经从银行取出了，可钱呢？
钱在哪里？”

王玉荣和善地说：“请你放心，四
点钟以前一定把钱给你送到。现在让
孩子把药吃了吧。”话刚落音，药盒卡
住了手枪，王玉荣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刚动了一下，枪一下子走火了。

“砰”的一声响，让老师和孩子们都哆
嗦了一下。王玉荣迅速用手压住振动

不止的手枪，不露声色地问劫匪：“谁
放炮了？你说，这不年不节的，放炮干
啥？”

王玉荣说着话，往前走着。劫匪
被方才的响声吓蒙了，他辨不清是枪
响还是炮声，像头发疯的野兽，手一
挥，阻止了王玉荣的前行：“你站住！
我检查检查你的药。”

王玉荣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
关键时刻，必须在眨眼之间把劫匪击
毙。

一步，两步，三步……劫匪已经
靠近王玉荣，在他稍稍低下头要查
看她手中的药盒时，她闪电般地从
药盒下伸出手枪，对准劫匪的鼻子
三角区“叭叭叭”一连三枪，枪枪
命中。污浊的血从弹孔里冒出来，
劫匪瞪着万分不解的眼睛倒了下去。

三声枪响，劫匪吭也没吭一声
就应声倒地。王玉荣飞身扑过去，
一只脚重重地踏在他的尸体上，双
手死死地捺住他，生怕他还会复
苏。那污浊不堪的血仍然不断地从
他的鼻子三角区往外冒，王玉荣厌

恶地扭过脸。
外 边 的 张 局

长，脸一直贴在玻璃
窗上，他的心里像十
五只吊桶打水一样，
七上八下的。隔着玻
璃窗，王玉荣的一举
一动，他都清清楚楚
地看到了。劫匪一倒
地，他立即打手势，
命令防暴队员们冲进
教室。

两个防暴队员
接替了王玉荣，他们

控制住劫匪的死尸，另一些队员快速
地抱起一个又一个孩子往外跑。王玉
荣一离开劫匪的死尸，便抢先抱起炸
药包，紧紧地搂在怀中，飞跑出教
室，把炸药包抛掷在幼儿园空旷的
操场上。

28 名孩子被一个个抱出教室，
老师也心有余悸地最后走了出来。
他们又看到了湛蓝的天空，温暖的
太阳。

炸药包由爆破专家们技术性地
引爆，一声巨响，带着一股浓烟冲
上天空。所有在场人紧张的心情终
于放松下来。

人们忘情地高呼：
“公安万岁！”
“警察万岁！”
挤在幼儿园大门口、街道上和

附近居民窗口及楼顶上的成千上万
的群众听说孩子们被解救的喜讯
后，由原来的心急如焚而变得满面
笑容，欢欣鼓舞，心情激越地欢呼
雀跃，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像松
涛像海浪震天动地，经久不息。幼
儿园园长携全体教职工排着
整齐的队伍，一齐向王玉荣
行礼致敬。 10

连连 载载

过去人们谈恋爱，尽管各地风俗
不同，但大体上都在经历着媒妁之言
——双方见面，或一见钟情——书信
往来的传统形式，受地域和时空的限
制很大，基本上都在自己身边的圈子
里找对象，在熟悉人的身边找对象。
这有个好处，就是大家彼此之间总有
人认识，恋爱时会有所顾忌，不会突
然出现翻脸不认人的现象。可自从
有了互联网，这种秩序打破了。管你
认不认识，管你天远地远，一上网，一
QQ，有个人会笑盈盈地来到你面
前。只要你有情我有意，双方马上就
会拍拖上了，这就是所谓的网恋了。

网恋好吗？肯定好。不然年轻人
都要去上网，就连80岁的老教授不久
前也在网上找到了另一半。但网恋
和传统恋爱一样，也会出事，骗钱、骗
财、骗色的也确实不少。出事了，就
把责任推给网恋，这实在不公平。网
恋，无非是通过网络的一种传情、恋

爱，它实际上比媒妁之言和书信来往
更直接、更便捷、更生动、更形象、更
深入，也更热烈，说它不好，那是说不
过去的。只不过在网上不要滥情、煽
情、骗情而已，也不要头脑发热太痴
情。恋爱是美好的，但也是非常复杂
的，是对你智力的一种考验。做什么
事，还是别想入非非好，现实一点、实
际一点、冷静一点，再难的事也会处
理好，莫说是两人之间的恋爱之事了。

因为想为网恋说句话，前不久我
抓住一个女孩为网恋付出生命代价
的题材，写了一篇纪实稿《网恋畸形
花季少女踏上人生不归路》。尽管这
稿子写的是一个悲剧，我还是调动全

身细胞，努力把稿子写得很抒情、很
轻松、很美。女主人公的生命凋谢
了，人们读她，不应再凄凉。因为她
是一个美丽的小天使。

在文章中我是这样描述和评价网
恋的。我说，其实，网恋只是一种形
式，就如过去的红娘牵线、鸿雁传情
一样，仅仅是一种途径，一种载体，一
种外在的形式，无所谓对与错。一场
健康成功的网恋最终必然要从虚幻
走向真实，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绝非
长久之计。网恋实际上就是一场真
实恋爱的前奏。

我说，网恋有时候就像是六月的
雪，它是那么纯洁，那么雅致，那么迷

人，你若想在现实中拥有它，也许到
头来你所怀抱的只是几滴冰凉的泪滴。

我说，网恋有时候就像是三月的
雨，无论它是如何的寒凉，如何的滂
沱，如何的点点滴滴，它会很黏，很顽
强，一直会渗进你的心扉，最后你还
是不得不承认它是美丽的。

我说，时代在发展了，拒绝网恋是
没有理由的，关键是要有理智。

我说，网恋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
来而出现的具有革命性的恋爱方
式。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人
们也许无暇欣赏身边的异性，网恋自
然是一种重要的交友方式。但是，网
恋一旦深入，男女双方到了近乎谈婚
论嫁、以身相许的地步，若是不能充
分考虑到网恋的许多先天不足，酿出
苦果的可能性就极大。

我说，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不相信
网恋，而是如何正确对待网恋，正确
对待网络，这才是最重要的。

网恋贵理智
蒋剑翔

结婚几年来，我和妻子的大
争小吵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我虽
然懒散，却爱动脑，再复杂的问题
我也会考虑得周密详尽；妻子虽
然勤劳，想问题却很简单，常常在
细节上露出破绽。但妻子即使做
错了事也死不认错，偏偏我又最
爱较真，非要让她低头“认罪”才
觉得解气！不想妻子伶牙俐齿，
我却笨嘴拙舌，常常是有理也被
驳得无理，于是吵架在所难免。

终于那天，妻子又做错了一
件事。在铁的证据面前，妻子哑
口无言，我抓住时机乘胜追击，妻
子强忍着泪水睁着一双楚楚动人
的大眼，还是一副死不屈服的样

子！
每次吵架后总是妻子主动逗

我，先和我说话。我这人天生自
尊心强，爱面子，就是在自己老婆
面前也不愿放下臭架子！妻子经
常抱怨说，我们家她是男人，我是
个女人！

然而这次妻子要同我冷战
了：首先是做好了饭不喊我吃，
不让吃就不吃！我自己煮方便面
吃。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
第三天妻子依然不正眼瞧我。方
便面已吃得我反胃，书房的地面
已脏得难以下脚，书桌已乱得理
不出头绪……我有点耐不住性子
了，渐渐感到妻子的好来：往

日，妻子总是把书房给
我整理得井井有条；衣
服脏了，刚一脱下来，
妻子便拿去洗；一天三
顿，妻子总是变着花样
为 我 做 饭 …… 细 细 想

来，妻子整天要干那么繁琐的家
务，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太多了！
繁琐的家务中出一点错又有什么
呢？何况爱占上风又是女人的天
性，我为什么就不能宽容一下妻
子呢？

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妻子，然
而我还是没有勇气向妻子道歉。

那天晚上，我便拿出一张纸
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不要逼着妻
子承认错误。算对妻子的道歉，
也算自我反省！然后郑重地把它
贴在我的书桌上，没想到第二天
早上起来，当我再次看到那张纸
时，我发现我的那句话后面又多
了一句话：老公，我错了……

我的同事小王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聪明好
学、勤快能干，在单位里大家对他的看法都很好。

小王上大学时就和一位女同学确立了恋爱关
系，他和女友毕业后又同在这个城市里工作。两人
来往密切，如胶似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最近，我发现小王变了。原本爱说爱笑、活泼开
朗的他变得萎靡不振、愁眉苦脸的了。别人告诉
我，小王被他的女友甩了。

平时我和小王很谈得来，现在看他整天一副痛
苦忧郁的样子，很同情他。我怕他陷入失恋的泥潭
不能自拔，影响了工作，贻误了前途，就想好好和他
谈一次，开导开导他。

这天下班后，我把小王领到一家小餐馆，简单地
点了几样菜，要了几瓶啤酒，边喝边聊。

几杯酒下肚，我就言归正传：“小王，我知道你很
钟情、很在意那个女孩子，都已经做好了和他结婚
成家的准备，出现这样不好的结果，你没有想到，肯
定很痛心很难受，这我理解。但感情这东西是不能
勉强的，失恋是常有的事，事到如今你一定要想开
些才行。你想想，她绝情无义地离你而去，你为这
种没良心、不该爱的人伤心痛苦值得吗？再说，大
丈夫何患无妻？你年纪轻轻的，以后的路还长着
呢，要振作起来为自己争口气，活出个人样来，干出
番事业来，就一定能娶到个温良贤淑的好妻子，建
起个幸福美满的好家庭的！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
值，也让背叛你的那个人看看！”

小王摇摇头说：“张哥，你说得这些道理我都懂，
其实我早就想开了。我伤心后悔的不是这个。”

“那又是什么？”我纳闷地问。
小王叹口气，一仰脖干了杯中酒，苦笑着说：“我

在她身上花了很多钱，我现在不仅一无所有，在外
面还欠下了几万元的债！”

“啊！”我愕然了，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
“她的那些新潮时装、名贵大衣、高档化妆品，

都是我掏钱买的，这些给她买了也就买了，无所谓，
我不心疼，只怪我有眼无珠、一厢情愿罢了。可就
是……她开得那辆跑车，是我今年刚给她买的，要
分期付款五年呀！张哥，你想呀，我和她已经分手
了，还要为她偿还今后几年的买车钱，这算什么
事？我真窝囊！我现在成了一贫如洗、债台高筑的
穷光蛋了，以后还怎么谈女朋友，凭什么结婚成家
呀！”

小王垂下头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
劝慰他。

给母亲读报
陈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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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的中午，我正在单

位百无聊赖地上网。突然，一个
女网友把我加成了好友。她的第
一句话就是：“你觉得我是你的初
恋吗？”我的心里一震，是谁会开
这样的玩笑呢？

我的初恋，那已经是十多年
前了。那时我师范毕业，在一所
乡镇学校教书，结识了卫生院的
一个护士。两个人很有眼缘，也
就顺理成章地走在了一起。这是
我第一次恋爱，倾注了自己的全
部心血。正在我憧憬着与这个女
孩走进婚姻的殿堂时，谁知她却
不明不白地离开我了。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那时的
恋情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被人
抛弃了，失恋了。失恋的阴影折
磨了我十几年，时不时在午夜梦
回时，让我泪水满眶，让我觉得自
己柔弱得就像风中的枯草。尽管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八岁女孩的父
亲，尽管在别人眼中，我过得还算
幸福，可是我内心的痛楚又有谁
知道呢？而这样的隐私又不能说

给老婆听，我只能
躲在暗处偷偷地
舔舔心底的伤口。

女 网 友 的 玩
笑，拨动了我的心
弦，可是我还是记
不起她是谁。女
网友说：“你到我空间看看就知道
了！”我打开她的空间，点开相册
一看，天哪，这个女网友居然是
梅，我们分手后已经十多年没有
见面了，也没有丝毫的联系。

如果我们是面对面坐在一
起，我想我肯定会抱着她痛哭一
场，我要质询她：“为什么？为什
么不给一个理由就离开我了？”我
的内心五味杂陈，因为我发现，我
居然还没有忘掉她，而且还深深
地爱着她。

梅再三给我道歉，说年轻时
不懂事，伤害了我，希望我原谅。
那一刻，我内心的阴霾顿时一扫
而空，只觉得天也蓝了，草也绿
了，原来一切都是这么美好。梅
告诉我，她那时正处在追梦的年

纪，而这是少女的通病。我
没有错，错的是时间等等。
也就是，我的失恋原因归结
为不懂浪漫，不解女人风
情。

是的，不懂浪漫，这的
确是我的缺点。我这人就是
太现实，太实际了，是浪漫
夺走了我的爱人，我又能怪
谁呢？谁的选择都没有错，
错的只是命运。我们注定是
两条平行线，在彼此的世界
里晃过，可是却永远没有交
接。

梅说自己过得很幸福，
是一个五岁男孩的母亲，有
自己的事业，有心爱的老
公。她只想知道，曾经的恋
人过得怎么样？我说我也过
着平静而幸福的日子。然而
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虽然我还是爱着梅，甚至梅
也爱着我，可是我们都有了
自己的家庭，这样的爱只能
埋藏在心底了。我们现在只
能在网络上聊天，如果一旦
走进对方的现实生活，就会
给彼此带来伤害。而我，说

实话，不愿意再伤害任何人，也包
括我自己。

一个人活在世上，会遇见三
个人。一个是爱你的人，一个是
你爱的人，另一个是和你生活在
一起的人。这三个人如果就是一
个人的复合体，那么你的婚姻肯
定是最幸福的了。可是，这样的
幸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多少夫
妻，不外乎就是在合适的时间遇
到了合适的结婚对象罢了。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咫
尺天涯。虽然我们住在相邻的城
市，虽然我们心灵相通，但是我们
永远也不会再见面，更不用说在
一起了。那么就让我们把这份感
情深埋在心底，给对方一个美好
的回忆吧！

别逼妻子认错

世
界
上
最
远
的
距
离

彭
忠
富

张明源

刘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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